
在改革的浪潮中
征文

丙字村的情和意 （散文）
缑穗 贤

蓝瓦 白 墙，绿树红
花，直街横巷，疏篱小
院，门 前 挂 几 串 红 辣
椒，院 里植几畦韭菜 、
葱，朝 有 雄鸡报晓，暮
见紫燕绕 梁。比起大观
园里那个 难免几许矫饰
的稻 香村来，丙字村的
昧要 浓得多真得多了 。

丙字村悄 悄躺在 国
棉一厂生活 区一隅，在
高耸逼仄的 楼群中 为 工
厂留 下了 一片空 旷，在
喧嚣噪杂 的 扰攘 中为 都
市保存 了 一角宁 静，在
灰蒙 蒙硬邦邦的 水泥世
界里为 现 代生活 涂 上了
一抹暖暖的 绿意 。

我爱在村 中 间 那 条
窄窄 的 泥 土小 路上 漫
步，那 小路上重重 叠叠
的辙痕，大大小小的脚
印，小路 旁 散发 着 幽 幽

的泥土香的 黄土地 以 及
黄土地上一丛丛临风＃
曳的 闲花野 草，是那样
惹动 我的 乡 情，我的那
个绿遍天涯的梦。

我爱在集体用 的 水
龙头打水，那高高低低
的水桶，提着水桶的 蓝
筋暴起的男 人的手臂，
围着水龙头边洗衣服边
打情 骂俏的 雪 白 雪 白 的
女人的手臂，总使我想
起老家 门前 大 皂角树下
那眼青苔 历 历的 深 深的
老井，以 及端着 粗瓷老
碗的 纳着鞋底的一边吃
饭一边做活一边说话一
边围着井台 开会的我的
父老 乡 亲 。

我爱听巷 子里 传 来
的各种各样的 叫 卖声 ，
那些背 筐的，挑担的 ，
提包的 ，推车的各色小
贩，使我看 到 了 社会的
方方面面，使我清楚地
感觉到 了 以 改 革为 旗帜

的中 国 潮的 ＃力的冲击
刀，尤其是冬 日 黄 昏里
那一 声煎煎和和的 “耢
糟开了”，使我的 五脏
六腑七魂八魄 都沉浸在
一种暖暖的诗意 中。酒
不醉人人 自 醉，此时的
心境，怕 只有听苏蕊娥
唱《花亭相 会 》差可相
比。

我更爱弥漫在街巷
中那股浓浓的 人 情味 。
初进城，最头痛的是生
蜂窝煤炉子，但没过几
天，对门 的 贾姨便手把
手地教会了 我，下班回
来，常常 顾不 得买菜 ，
干脆再 来一 顿干 捞面
吧，可走到 门 前，窗台
上早放 着一 篮青 菜豆
腐，不用 问，肯定又是
后巷 子 胡兄捎 买的。来
客了，杯盘不够，惶急
之间，隔 壁 的 田 嫂 已笑
盈盈地端了 进 来……平
时晒在外边 的 衣物被单
忘记收 回也不 要 紧，反
正天黑后 总有那位热心
的老 太太 挨家 挨户 的
问：“这是你家的 吗？”

村民们大都是本厂
的工人，也有在外单位
工作的，平 日 里各各上
着自 己 的 班，匆匆 忙
忙，但巷 口 道旁相 遇 ，
叫上名 叫 不 上 名 的，总
忘不 了 轻轻点一下头，
浅浅地一笑。此 时无声
胜有声，这 无 言 的 招
呼，包含 着多少理解和
尊重 、关心和祝福 ！星
期天，家 务 忙 完 了 以
后，四 邻五舍前巷后 院
总要 串 串 门 儿，啦 啦家
常，说是随便走走，也

有互相关 照之意。一 阵
闲谝 之后，信 息 交 流
了，见闻 增 加了，脑袋
灵动 了，困 难解决了 。
发牢 骚的 时候 自 然 也
有，但发着 发着，反倒
都哑然失笑了。是的 ，
随着改革大潮的 涌 来，
谁家 没有几件 挺满意的
事？朝前 看，路正 宽着
呢，路宽心宽，心宽体
健，于是便都喜滋滋，
便都乐陶 陶。这样的 感
情交流，这样的互相安
慰，会使下班的 疲劳顿
消，将上班的平 添了 干
劲，还能使人们 解开思

想上的 疙瘩，放下精神
上的 重 负，增 添前 进的
勇气，增 强 进取 的 信
心。

丙字 村的 人们 是最
重感 情的，这种 中 华 民
族多 少个 世 纪 中 酿成的
浓浓的 情，长长的 意 ，
这种 谅 解 ，宽 容，体
贴，互相关心，互相友
爱的 精神，是一份多 么

宝贵的 财富 ！置 身 于 这
样的 氛 围 中，谁能不 感
念生活的 温馨，人生的
明丽，谁能不 扬起理 想
的云帆 ！

丙字村，委实 是一
个多 情多 意 的所 在 。

笔走龙蛇

“ 太谷县有甚荒唐 ”
刘旭

尽管 没 有 出 过打虎 英 雄，山 西 省 太 谷 县 的 知
名度 却 直 线 看 涨，几 乎要 与 远 隔 数千 里 的 阳 谷 县
争高 下 了，原 因 之一 ：该 县政府 拨款30万 元 ，修
复了 前 国 民 党 要 员 孔 祥 熙 的 旧 居 。原 因 之二 ：美
国纽 约 《中 报 》批评此 举 “荒 天下 之 大 唐”。

世上 本 无 事，文 人 自 扰之。《中 报 》的 先 生
们简 直是桃 花 源 中 人，不 知 华 夏，无论 太 谷。以
中国 的 地 大 “物 博”，
区区 30万 算 得 了 什 么 ？
放眼 神 州 ，百 万 以 至千
万元 “缴学 费”的 事 并
非凤毛 麟 角 ——

一家 制 片 厂 耗 资 百 余 万 拍 出 《孔 府 秘 事 》，
正举行 首 映 记者 招 待会，突 然接 到 紧 急 指 示 ：

“ 影 片 暂 缓 发 行……”记 者 们 喟 叹 ：一 个 电 话 胜
过法 令，百 万 投 资打 入 冷 宫 。

某市 花 外 汇 引 进 家 具 生 产 线，外 国 专 家 来厂
调试 十 余 次，仍 不 见 一 件 家 具 产 出 ，企 业 损 失
700万 。

以“商 界 头 领 ”名 闻 遐迩 的 某 市 副 市 长 组 建
一家开 发公 司 ，资金只 有 四 位 数，却 注 册4000万

元，结 果 亏损2400多 万……
如果说 这些 只 是 经 济 账 ，

那不 妨 再 翻 翻政 治 账——

孔祥 熙 虽 历 任 国 民 党 政府
的实 业部 长 、财政 部 长 、行政
院院 长、中 央 银行 总 裁 等 职 ，
但在 “四 大 家 族”中 仅排 行老 三，有 关 部 门 前 几

年已将 其 祖 坟 整 修如新
了，刹 风 景 的 是 他魂 归
海外 ，终 究 没 有 回 来 为
先辈 洒 几 滴 老 泪 ，培一
杯新 土 。

某著 作 称 ，孔 祥 熙 夫 妇 对抗 日 战 争 “贡 献 巨
大”。如此 看 来，太 谷 县 政 府 还 是 “思 想 僵
化”为 什 么 不 把孔 某 旧 居 改 建 成 “抗 日 功 臣 纪 念
馆”？

也许 ，太 谷县 的 父母 官 根 本 不 知 道 美 国 有 家
《 中 报 》。倘 若 读过，来一 句 阿 Q式 的 国 骂 ：

“ 有 甚 荒 唐 ？妈妈 的 ，别 人修得，我 修 不 得？”
大洋 彼岸 的 人们 纵 有 生 花妙 笔 ，又 将 何 以 言 对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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苍劲 挺 拔欲 擎 天，疏 枝 淡 叶 辅 青 竿 。
因有 气 节 通 里 外，临 霜 不 摧 志 弥 坚 。

我国古代的外事宾馆
顾明

西汉武帝时期 ，为 了 接 待西 域 诸 国 前来长安
的使者 和商 人 ，在长安 兴建的 “蛮 夷 邸 ”实 际上
可以 说是我 国最早的 外事宾馆。

北魏孝文帝 迁都 洛阳 后 ，在 洛阳城 内 专 为安
置各国使节 和商旅修建了 “四 夷 馆”，还 有扶桑
馆和 慕化 里专 门 安排来 自 日 本和 朝 鲜客 人 ；崦嵫
馆和 慕义 里则安 置 来 自 中亚 、西亚诸 国 的使者和
商旅。

隋、唐 以 后 ，随着外 事活 动的 发展，“四 方
馆”在各商 业和 贸 易 港 口 也设置起 来 ，例如 唐 代
扬州 建有 日 本馆 ，楚州 建有新罗 馆，广 州 建有番
馆。

有趣的 是，“寺 ”本来是官署的 名 称。汉明
帝时 ，西域高僧 摄摩 腾 、竺法 兰用 白 马驮经卷到

来，汉明 帝把摄摩 等安
置在接 待四 方宾吝的 鸿
胪寺 居住。后 来 ，又 为
摄摩 腾 修建了 白 马寺 。
从此 ，人们 就把僧 人居
住的地方也称 为 “寺 ”
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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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古城作标志 的人
——记西安市市徽设计者 高民利

曹军 华　张孝如

经过十
七个月 的 征
集、评选 ，
今年三月 十
五日 ，西安
市第十届 人
民代表大会常委
会第二次会议审
议通 过了 西安市
市徽图 案，古城
人民的夙愿 终于
实现了 ！

为我们西安
这十一朝古都 、
黄河流域文化中
心城市设计市徽
的人 ，竟是小寨
俱乐部的青年美 工——
高民利。这确买是在意
料之外 ，但细细想来 ，
也在情理之中。出乎意
料的是在那成千上万的
应征 图 案 中 ，不乏作
家、学者 的作品 ，而 恰
恰被选中 的却 是他高 民
利，这位只读 完 中 学课
程，也非科班出 身 的青
年美工。可我终究熟悉
高民利 ，以他平 日 那种
对艺术的热爱以及将全
身心融入事业中 的那股
精神 ，独占 鳌头 也是合
情合理的 。

你很难将眼前这位
三十出头 ，因个子低而
显得有些壮实 的汉子和
为古城设计出 理想市徽
的人联系起来。他没有
大将风度 ，也没有咄咄
逼人的气势 ，特别是他
那一笑 ，更是 与 常人没
啥区别 。

和高 民 利 平 日 接
触，使你老感到象隔了
一层皮 ，你会感到他老
是心不在焉 ，眼神 中 总
有一种思考和寻找什么
的表情 ，每每使你觉得
很费劲 ，气得你不想再
理他，而他却 好，正可
以摆脱你而将神 思遨游
于艺术的殿堂。

高民利 对书法、宣
传画 、国 画样样精通。
这除与 他 父亲先天的遗
传有点儿关系外 ，剩 下
的就是他 的勤奋了 。一
个真 正干事业的人要忍
受得了 寂寞 ，不为花红
热闹所动。当 许多人满
足于各种讨论会、座谈
和展览 的时候 ，他仍在
默默无闻 地追求着、探
索着。他 曾 对我说：“到
了晚上 ，咱才进入 自 己
的世界”。他说这话好
得意哟 ！我没有进入过

他的 世界 ，
不知 道那里
到底有多美
， 只是在夏
季的晚上 ，
透过美 工室

那竹 帘 ，常常 看
见他一个人穿着
背心 在泼 墨 挥
毫。我想他那世
界一定很美 ，要
不他 怎会那般乐
在其中 ？

瞧他设计的
那图 案 ，以 大雁
塔为主体结构标
志着西安 ，一周

设有全封闭 的城墙有十
一个豁口 ，既 代表着西
安的十一朝古都 ，又表
示着她在新时期的对外
开放。而半封闭 的城墙
正意象着一轮古月 ，这
恰好和整个 图案的鲜红
底色组 成 了 “日 ”、

“月 ”形，寓意着具有
悠久历史文化的社会主
义现代化新西安与 日 月
同辉……这一切是多 么
贴切 、美妙啊 ！

当我问高 民利 当 初
是如 何设想和构 思时 ，
他说 ：“我 自 小就跟奶奶
逛大雁塔古会，对古城
充满 了 感情 ，作为一个
西安 市 民 ，情感和责任
激发了 我的创作热 情”。

此时的他又心不在
焉了 。我知 道他又要 向
前走去 ，在艺术的道路
的攀 登上 ，尽管他有时
孤独 ，但从不寂寞 ！


